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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展覽中展出的作品，是展覽的重
點，所以作品的背景，可以幫觀者拼湊
出更完整的畫面。雖然不時聽到作品能
夠自我發聲的說法，但擁有更完整的畫
面來觀看作品不是更好嗎？每當在展覽
中看到作品帶有系列性時，筆者就會不
時回想作品有什麼改變？或是進化了什
麼？是什麼原因導致這些改變或思考上
的轉變？在手法上、物料上以至運用技
術的改變，會否受前作或之前系列的影
響？對這些內容的關心，已是筆者觀看
展覽時的指定動作。
同時作品和場地同樣有不可分離的關
係，如果展出的作品是場域藝術（Site
specific），那作品就可能需要其展出場
地的歷史性作為自身的一部分，這情況
下，上一段所提到的「系列性」就已被
弱化，成了輔助性的分析工具。
場地是個有趣而重要的元素，在香
港這個細小空間更加突顯這種有趣矛
盾。

觀看能否引動反思的可能？
在觀看作品時，創作內容當然是筆者
所關心的，同時筆者卻也關心觀看作品
的過程能否啟發更多自身思考，從而得
到更多的反思可能性——這樣說好像有
點自私，但是這一點點自私就足以推使
自我思考和反思。所以在作品內容的環
節中，筆者多數以最簡單方法來觀看，

就是由外至內：不論傳統畫作或當代裝
置，都會先以整體形式觀看作品，再細
看其他部分，然後在作品已有的資料
中，進行一系列聯想，如在構圖、用
料、用色、位置、場地、背景等等資料
中，進行互相比對來思考其關連性。
當然作品中的簡述（artist statement）

通常已把藝術家的思考和創作動機寫了
出來，但筆者只會視為參考資料，如果
能夠經過自我分析，不單會看到多一個
作品的內在層面，更為自我提供了廣闊
的思考平原，這種思考，會因持續而變
得越來越深入。

裝置方法和表達方法
當然，除了作品內容，作品的裝置方

法和表達方法同樣是重點，作品可以因
為不當的裝置方式而使觀者誤讀其內
容。裝置方式的分類，分為傳統作品和
當代藝術，傳統類型的作品，如油畫、
陶瓷、雕塑，基本上內容就在作品本
身，多數傳統作品都沒有外加物或外加
的意思在內，它們多數是安放在台上或
是掛在牆上。而當代藝術中的作品，第
一件事使人關心的就是裝置的方式或質
素，因為這些元素會改變閱讀的方向。
以錄像作品為例，不論以電視機還是

投影機作播放媒體，撇除作品內容，焦
點都會放在裝置的角度上，因為錄像很
有趣，它們需要借助電視機、投影機、

數碼影碟播放機等等。但對作品本身，
只有影像才是真的作品，其他設備都不
屬於作品，除非這些東西是藝術家刻意
加入，否則都是阻礙作品的東西——這
情況不時在展覽中見到，當一個作品以
投影機作播放媒體時，筆者時常見到整
部投影機放在作品前，這對筆者只說明
了兩個可能：一是投影機是作品的一部
分，二是創作者沒有考慮到作品的本質
是什麼。

隱藏重點：觀看次序
最後一樣使筆者關心的是作品的觀看

排序，因為觀看作品的次序和整個場地
安排，是另一個隱藏重點，這元素同時
適用在個人展覽及聯合展覽當中。擺放
作品的位置，可以說明作品的不同重要
性——如放在入口，必是主題性作品或
重點作品，在這種前設下，筆者往往使
用較多時間觀看這個位置上的作品。
除了入口位置的作品，展覽中的其他

作品亦需要宏觀地觀看分析，因為作品
的安放位置，其實都是藝術家或策展人
的精心安排，他們期望把某個現象或觀
點，透過作品呈現在觀眾眼前。而如果
作品安放的次序雜亂無章，只會混淆或
模糊主題，觀眾接收到的訊息也會同樣
模糊，作品出現在展覽中的先後次序，
重要性其實就等於電影中每一幕的先後
安排。

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張議元北京
報道】為弘揚中華傳統文化，進一步加強
內地與香港之間的婦女文化交流，「馨
逸——梁潔華人物畫展」日前在中國婦女
兒童博物館開幕。畫展將持續到11月24
日。全國人大常委會原副委員長、中華全國
婦女聯合會原主席彭珮雲等嘉賓出席畫展。
本次畫展展出梁潔華81幅作品，既有反

映歷史主題的宏大畫卷，又有以現代人文
視角詮釋古代女性人物的細緻畫像，也有
居家母親對子女慈愛關懷的傳神佳作。這
些作品弘揚中華文化和傳統道德，以民眾
喜聞樂見的題材入畫，又被賦予了新時期
的思想內涵，使中國女性群體形象鮮活豐
滿，具有強烈的藝術感染力。
梁潔華博士是香港知名愛國企業家、社

會活動家、慈善家和德藝雙馨的畫家。她
以獨具個性的藝術家身份活躍在藝術舞台
上，以女性歷史人物畫蜚聲海內外，曾應
邀在內地和世界各地舉辦過二十多次個人
畫展。
梁潔華秉承嶺南畫派「折衷中西，融會

古今」的創新精神，將西洋畫技糅合進國
畫之中，創造出自己獨特的風格和特色。
同時，她多次為內地美術學院師生做《嶺
南畫派溯源》的講座，系統介紹嶺南畫派
的源流和發展脈絡，推動嶺南畫派傳承發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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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馨逸－梁潔華人物畫展」
在京開幕

■梁潔華陪同彭珮雲參觀展覽

■梁潔華作品

《坐看繁城》其實包含三種張弓的城市作品主題：北
京、紐約和「當卡通人物和城市相遇」。
在張弓出生的年代，北京連樓房都沒幾座，對比如今
發展的規模，他覺得北京的變化根本讓人無法想像。身
為普通人，無法讓城市發展的腳步慢下來停下來，眼看
許多文化層面的內容被發展吞沒以至消失，他其實無能
為力。
等到了2010年去紐約，看到紐約街頭常常是一個歷史
悠久的舊樓和一個新起的建築並排而立，他才突然懂了
西方文明對傳統風貌和城市特色的保育。「小時候受教
育光知道美國是帝國主義，結果到了50歲眼見為實一
看，發現不是那麼回事兒。」因為和紐約一家畫廊的合
作，此後兩三年中，他一直在畫紐約。
對紐約的感動，首先源於那城市太包容。張弓說自己
認識到「文化的豐富性」這件事有多重要時其實已經很
晚。「實際上包括草間彌生在內的一批很優秀的日本藝
術家，上世紀六十年代就到了美國，而那個年代我們還
什麼也沒見過。到了1994年，我人生才第一次見到PC電
腦。」連電腦都沒見過的張弓，當然更不可能在國門內
感受到大都會博物館和軍械庫藝術展（The Armory
Show）帶來的浩瀚藝術視野。他說：「軍械庫藝術展我
連續去過六次，有時候覺得很感慨，人家國家1913年就
已經有那樣的藝術盛事，而我父親是1920年出生，那時
候的中國，完全是另一個世界。」

「繁城」的演繹法
而在張弓看來，或許直到今天，他土生土長的北京仍
然沒建立起足夠成熟的現代文明。「不但沒建立起來，
原來的一點點儒家文化還消失了，胡同和人的關係也全
消失了。」他覺得惋惜，小時候讀皇城根小學，親眼看
過城樓被拆掉，長大才逐漸發現，原來從童年開始，這
個城市就在自己的眼前不斷消失。所以如今他畫的北
京，是密度極高的另一個北京。
「我記憶中，到八十年代之後，就蓋起了小紅樓。再
後來，突然就有了那種18層高的居民樓。」現代建築物
拔地而起，然而建築物與人的關係卻變成了一種壓迫，
用張弓的話說，人根本沒法在這種密度下的環境中生
存。所以他個人寧可賠本賣房子，也要從二環搬到三環
再搬出四環，如今乾脆住到了遠離城區的東北郊順義

區。他說：「這樣我的焦慮會少很多，會覺得自己還能
活着。」
其實上世紀九十年代，張弓就去過同樣城市密度高得

驚人的日本，但他會覺得日本密度再高，依然有能夠讓
人活動的區域，但在北京，除了逃離市區，好像別無他
法。
在《北京城一號》裡，我們或許會被他畫中無限延伸
的摩天大樓、屋舍樓房，以及穿梭其中的人群、車輛、
卡通人物所吸引。乍看之下，甚至不能立即辨認畫中的
城市場景，但氛圍卻又十分熟悉。密密麻麻的建築物
中，有尖頂的摩天大廈、古典樸實的平房、待清拆的胡
同、以及正興建的商廈。其實這也並非「現實中」的北
京，而更像張弓一手建構出的城市——在參考了北京和
紐約的風貌之後，創造出了自己的「繁城」。
但張弓對自己的作品其實不是完全滿意，他覺得藝術

上還可以更有意思一點。「品位上，如果這一生還能再
長點，那以後還會更好。」他想畫的內容，不是直接
地、條件反射式去觀照生活，他相信藝術的層面應該還
有更好的追求。
「但我們這代人比較可悲的一點是，大部分人小時候

對世界的認知太貧乏，對當下發生的文化全無概念。只
有當很多年後，你稍微能一覽眾山小時，才會發現自己
的一點點差異性。」而那一點點差異性，或許就是藝術
家最寶貴的個人特質。
當年選擇教書，大學對他來說的最大吸引力就是只有
教師才有機會在學校圖書館讀到《美國藝術》（Art in
America）、台灣的《藝術家》這些藝術期刊。他渴望透
過這些渠道去接觸最新的藝術語言。「比較惋惜的是，
很多大陸畫家繪畫，都在受西方語言的影響，一點一滴
帶有自己創造性的語言都很難出現。」太
多原創的語言，都在歐洲、日本產生，唯
獨不是中國。

符號性的卡通意象
細看張弓的畫，不難被他畫中那些遊走

建築物之間的卡通人物所吸引——唐老
鴨、米奇老鼠、功夫熊貓、蝙蝠俠、阿森

一族等。張弓認為卡通人物往往是對現實人物概括、濃
縮的產物，有着被大家認知的身份和經驗，是一種更易
被辨識的符號。各種美國、日本的卡通漫畫人物角色在
畫中重組，彷彿一個現實世界的隱喻。
而這也與他個人的經歷難以分割。上世紀九十年代

末，在畫了十多年畫之後，他開始接觸大量的VCD、
DVD，看了大量的西片和西方動畫，他意識到自己喜歡
動畫，也想做動畫。此後的十年裡，他完成了五部短動
畫片，花完了之前畫畫賺的所有錢，雖然也曾入選世界
各地的國際動畫電影節，卻到底要妥協於現實。
女兒出國讀書需要大筆錢，他只好暫停自己的動畫

夢，重新開始畫畫。重回繪畫領域，已經到了2009年。
張弓看到許多七十年代、八十年代的畫家都已非常優
秀，他忽然意識到，「有的藝術語言，你已經不能參與
了。那麼你的作品還能否回到市場？」很快他就發現，
讓卡通人物在畫裡出現在紐約城中，是一種最有效的和
買家溝通的途徑。現實一點來說，卡通人物一入場，畫
就真的很好賣。不少紐約買家看到自己原來不喜歡的卡
通形象出現在熟悉的城市中，發現這居然很有趣。
因為卡通人物的符號性很強，所以張弓希望透過這種

符號所帶出的語言，和公眾有更好的交流，當然他也希
望自己的畫有市場。藝術家畢竟也要生存。他開玩笑
說：「如果內地的大學老師擁有香港大學老師那麼好的
收入，那我現在應該還在做動畫片哩。」不過還好他在
畫，否則我們今天也不會在香港看到一批如此有趣的畫
作。
悉心分辨，你就發現，張弓的畫中，有一種久違的結

構之美。或許這要同時得益於他對建築密度的思考，以
及十年動畫片生涯沉澱下的審美趣味。

《坐看繁城——張弓個人作品展》
時間：12月5日至31日
地點：季豐軒畫廊（中環雪廠街二十號地下）

坐看繁城：
「「五十後五十後」」藝術家藝術家
的城際故事的城際故事
張弓是1959年生的人，地道的北京人、「五十後」

藝術家。畢業後他留在內地的大學任教、畫畫，而當他

終於去到紐約時，已經是2010年，用他自己的話說，

眼界開得非常晚。但這不影響紐約和北京同時成為他最

喜歡的城市——「一個是我相當了解的北京城，一個是

我不太了解的紐約。北京城的一切變遷承載着我痛苦的

追思；紐約承載了我不了解的嚮往。」

自從1994年來香港辦展以來，張弓二十年沒來過香

港。而這次他所帶來的《坐看繁城》恰好有二十幅他的

關於城市的畫作。大量北京、美國的城市元素以及他創

造的卡通人物被放置在一個既熟悉又陌生的城市場景

中，它們猶如現實人物的概括和濃縮，展現了藝術家因社

會高速現代化所受到的文化衝擊及對未來城市的嚮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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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張弓弓■《咖啡館黃紅》

■《潘大小姐》

■《相約咖啡館3》

■《三環路的庫哈斯》

■《北京長出了小黃瓜》

■《潘大姐一家》

■《小唐一家》 ■《藍調迪廳2》

■■《《北京城一號北京城一號》》

■■《《北京城四號北京城四號》》

■《北京城五號》

■《咖啡館灰藍》


